
香
港
商
人
清
貨
大
減
價
，
用
的
廣
告

術
語
是﹁
平
到
你
笑﹂
，
但
消
費
者
未

必﹁
笑﹂
得
出
，
即
使
減
價
三
折
，
也

平
極
有
限
。
但
在
西
班
牙
和
葡
萄
牙
，

我
們
為
減
價
貨
動
了
笑
脈
，
竟
然
笑
足

幾
日
。

旅
遊
了
解
民
生
，
最
好
去
商
場
和
超
市
。

話
說
在
葡
萄
牙
里
斯
本
的
哥
倫
布
廣
場
，
有

間
大
型
服
裝
商
場
清
貨
大
減
價
，
本
來
只
是

走
走
看
看
，
平
日
最
愛
嘲
笑﹁
女
人
購
物

狂﹂
的
男
士
，
看
到
時
款
猄
皮
短
靴
三
歐
元

︵
折
合
二
十
六
港
元
︶
，
個
個
目
瞪
口
呆
，

因
為
價
錢
出
乎
意
料
地
低
，
腎
上
腺
素
即
時

上
升
，
開
始
狂
野
掃
貨
。
有
些
先
生
拿
着
幾

對
鞋
，
殷
勤
讓
太
太
試
穿
，
想
是
讓
太
太
多

買
幾
對
回
港
，
慳
回
幾
年
的
鞋
錢
吧
？

如
果
你
看
到
這
裡
沒
減
價
的
貨
品
，
才
十
一
歐
元
一

件
男
裝
輕
便
棉
外
套
，
數
歐
元
一
條
牛
仔
褲
，
已
經
好

低
價
了
，
就
明
白
為
何
減
價
後
可
以
有
三
歐
元
一
對
靴

子
。
原
來
低
價
未
算
低
，
沒
有
最
低
，
只
有
更
低
。

回
港
後
把
一
對
精
緻
便
鞋
給
朋
友
猜
價
，
沒
有
一
個

人
能
猜
中
，
因
為
謎
底
是
一
歐
元
。
一
歐
元
︵
折
合
約

八
點
六
港
元
︶
在
香
港
未
必
買
到
一
樽
水
，
但
在
歐
洲

竟
買
到
一
對
鞋
？
如
果
沒
有
價
錢
標
籤
，
誰
會
相
信
世

間
這
般
美
好
？

香
港
商
人
辦
減
價
清
貨
，
寧
願
把
貨
棄
掉
了
，
也
不

會
減
價
低
於
成
本
，
但
西
班
牙
和
葡
萄
牙
清
貨
不
計
成

本
，
志
在
空
倉
，
如
果
到
最
後
還
清
不
出
去
，
估
計
在

門
口
有
得
執
，
或
者
捐
去
慈
善
機
構
。
歐
洲
的
福
利
主

義
國
家
，
在
經
濟
不
景
氣
下
，
看
來
只
好
等
破
產
。

近
年
西
歐
平
貨
，
都
是
中
國
、
印
度
或
孟
加
拉
製

造
，
很
多
香
港
人
在
西
歐
買
平
貨
，
第
一
時
間
翻
看
標

籤
是
否﹁
中
國
製
造﹂
。
其
實
在
歐
洲
，﹁
中
國
製

造﹂
的
貨
色
已
經
算
上
好
了
。
在
非
洲
設
鞋
廠
的
商
人

上
電
視
說
，
有
些
中
國
工
人
三
幾
天
就
能
掌
握
到
工

序
；
在
坦
桑
尼
亞
的
工
人
，
教
三
個
月
甚
至
半
年
，
他

們
都
學
不
會
。
想
一
想
，
在
歐
美
能
買
上﹁
中
國
製

造﹂
的
貨
色
也
不
錯
了
。

「一蚊鞋」

我
讀
︽
紅
樓
夢
︾
的
時
候
還
小
，
從
母
親
枕
邊

拿
了
來
看
，
連
林
黛
玉
的﹁
黛﹂
字
也
不
認
識
，

彼
時
還
不
會
查
字
典
，
將﹁
黛﹂
字
拆
開
來
就
唸

做﹁
代
黑
玉﹂
。

因
為
父
母
的
工
作
總
是
調
動
，
總
是
天
南
地
北

地
到
處
奔
波
，
我
便
被
長
期
寄
養
在
親
戚
朋
友
家
裡
。

小
時
候
沒
多
少
書
可
讀
，
身
邊
就
悄
悄
地
帶
着
從
母

親
那
兒
偷
來
的
大
部
頭
︽
紅
樓
夢
︾
，
閒
時
翻
上
一

翻
，
聊
以
打
發
時
光
。
當
然
，
後
來
還
是
學
會
了
查
新

華
字
典
，
遇
到
不
認
識
的
字
馬
上
就
查
，
也
順
帶
培
養

了
好
的
習
慣
，
感
受
到
識
字
的
樂
趣
。

︽
紅
樓
夢
︾
裡
我
最
喜
歡
的
人
物
是
黛
玉
，
因
為
她

和
我
一
樣
是
長
期
寄
人
籬
下
。
對
別
人
評
價
她
的﹁
尖

酸
刻
薄﹂
、﹁
愛
使
小
性
子﹂
不
以
為
然
，
她
的
敏
感

多
疑
也
是
我
的
寄
養
生
涯
中
感
同
身
受
的
。
一
個
寄
人

籬
下
的
孩
子
，
除
了
用
極
度
的
自
尊
保
全
自
己
的
自
卑

之
外
，
別
無
他
法
。

日
久
，
黛
玉
似
乎
成
為
了
我
感
情
裡
難
以
割
捨
的
一

部
分
，
因
為
那
一
部
分
的
同
病
相
憐
。

後
來
看
到
陳
曉
旭
演
的
黛
玉
，
很
是
喜
歡
，
她
的
氣

質
，
一
舉
一
動
，
一
顰
一
笑
，
活
脫
脫
就
是
從
書
裡
走

出
來
的
黛
玉
。
只
是
，
導
演
可
能
為
了
觀
眾
的
需
求
，

在
形
象
塑
造
上
把
黛
玉
變
得
孤
僻
，
動
輒
和
其
他
姐
妹

吃
醋
，
稍
微
減
弱
了
黛
玉
不
食
人
間
煙
火
的
仙
子
氣

質
。一

九
八
七
年
版
的
︽
紅
樓
夢
︾
電
視
劇
總
算
是
忠
實

於
原
著
，
直
到
將
近
三
十
年
後
的
今
天
都
沒
有
令
多
數

喜
愛
紅
樓
的
觀
眾
失
望
。

後
來
看
了
一
些
其
他
電
影
版
的
︽
紅
樓
夢
︾
，
還
有

︽
紅
樓
夢
︾
改
編
的
地
方
戲
，
編
劇
、
導
演
和
演
員
的

水
平
參
差
不
齊
，
都
在
根
據
自
己
的
解
讀
各
說
各
話
，

一
一
看
來
，
除
了
戲
的
喧
鬧
外
，
留
下
的
瑕
疵
總
是
讓
人
對
其
感

到
失
望
。

自
從
︽
紅
樓
夢
︾
誕
生
那
天
起
，
二
百
多
年
來
，
多
少
的
專

家
、
學
者
和
非
專
家
、
非
學
者
在
研
究
︽
紅
樓
夢
︾
，
專
家
學
者

們
把
自
己
研
究
得
更
紅
︵
因
為﹁
紅
學﹂
嘛
︶
，
非
專
家
、
非
學

者
也
把
自
己
研
究
成
了﹁
家﹂
：
紅
學
家
。

冷
眼
旁
觀
，﹁
紅
學﹂
就
像
一
盤
盤
蛋
炒
飯
，
什
麼
評
點
派
、

索
引
派
、
題
詠
派
、
考
證
派
，
孜
孜
不
倦
地
探
索
，
加
上
自
己
的

愛
吃
的
調
料
，
鹽
巴
雞
蛋
醬
油
醋
，
褒
之
、
貶
之
、
改
之
、
續

之
，
把
這
盤
子
冷
飯
炒
得
是
津
津
有
味
。
炒
飯
做
好
端
上
來
給
讀

者
，
當
然
也
有
好
吃
的
，
也
有
味
道
不
好
導
致
讀
者
嘔
吐
腹
瀉

的
。做

炒
飯
的
不
止
是
專
家
、
學
者
、
教
授
們
，
後
來
的
新
版
︽
紅

樓
夢
︾
電
視
劇
，
又
讓
大
家
大
開
了
一
次
眼
界
，
與﹁
紅﹂
有
關

的
導
演
李
某
端
出
的
這
盤
炒
飯
，
着
實
是
狠
狠
地
敗
了
一
次
觀
眾

的
胃
口
。
當
然
，
敗
胃
口
的
除
了
炒
冷
飯
之
外
，
還
有
後
來
流
傳

頗
廣
的
醜
聞
調
料
。

一
直
不
斷
地
看
到
一
些
聰
明
的
學
者
、
教
授
、
作
家
等
各
路
人

馬
續
寫
、
改
寫
的
︽
紅
樓
夢
︾
，
除
了
寫
得
不
像
︽
紅
樓
夢
︾
之

外
，
也
是
大
刀
闊
斧
、
洋
洋
灑
灑
，
各
有
各
精
彩
。

曾
經
聽
聞
劉
心
武
先
生
續
寫
了
︽
紅
樓
夢
︾
後
二
十
八
回
，
當

時
很
是
高
興
和
期
待
了
一
番
，
畢
竟
劉
先
生
潛
心
研
究
︽
紅
樓

夢
︾
已
經
有
些
年
頭
，
所
著
的
經
典
力
作
都
號
稱
要﹁
將
真
實
、

完
整
的
︽
紅
樓
夢
︾
展
現
在
讀
者
面
前﹂
。

後
來
到
網
上
翻
來
一
看
，
劉
先
生
續
的
這
貂
尾
巴
果
真
是
有
點

與
眾
不
同
，
只
看
了
幾
句
，﹁
寶
玉
從
榻
上
跳
下
來
，
直
望
着
平

兒
，
心
頭
一
暖
。﹂
、﹁
寶
玉
只
坐
在
一
旁
體
味
賈
母
的
言
簡
意

賅
。﹂
就
有
了
濃
厚
的
現
代
味
道
，
彷
彿
曹
先
生
復
活
了
，
成
了

﹁
潮
先
生﹂
。

再
後
來
，
也
沒
有
再
去
關
心
劉
先
生
的
新
書
出
版
與
否
。
一
盤

新
炒
的
冷
飯
再
也
打
不
開
我
閱
讀
的
胃
口
。

話
說
回
來
，
我
們
倒
是
應
該
感
謝
曹
先
生
，
他
老
人
家
生
前
貧

病
交
加
，
養
不
活
一
家
人
。
駕
鶴
西
去
之
後
，
一
部
︽
紅
樓

夢
︾
，
即
使
是
炒
成
冷
飯
，
也
養
活
了
一
大
批
中
國
文
人
。

曹
先
生
泉
下
有
知
，
該
會
是﹁
心
頭
一
暖﹂
吧
？

一盤冷飯養活一堆人

八
月
的
最
後
一
天
，
對
大
學
生
來
說
，
意

味
着
悠
長
假
期
結
束
，
即
將
開
始
緊
張
而
充

實
的
校
園
生
活
，
而
對
已
六
十
九
歲
但
精
力

過
人
的
陳
婉
瑩
教
授
而
言
，
將
展
開
人
生
另

一
個
階
段
：
榮
休
。
作
為
香
港
大
學
新
聞
及

傳
媒
研
究
中
心
的
創
辦
總
監
兼
新
聞
教
授
，
在
母

校
耕
耘
了
十
八
年
後
，
她
從
無
到
有
，
把
一
個
在

亞
洲
已
具
規
模
和
影
響
力
的
傳
媒
研
究
和
教
學
中

心
交
給
同
樣
在
國
際
新
聞
界
活
躍
三
十
多
年
的
資

深
傳
媒
人K

eith
R
ichburg

手
上
。

為
表
彰
她
對
中
心
和
港
大
的
貢
獻
，
這
一
天
中

心
在
陸
佑
堂
為
她
舉
行
了
一
場
盛
大
的
告
別
晚

會
，
三
百
多
位
新
舊
校
友
、
師
生
和
傳
媒
人
歡
聚

一
堂
，
陪
她
度
過
了
溫
馨
的
時
光
。
港
大
對
於
陳

婉
瑩
來
說
，
不
僅
僅
是
工
作
的
地
方
，
也
是
啟
蒙

之
地
，
她
是
港
大
畢
業
生
，
也
是
當
年
的
學
生
會

會
長
和
︽
學
苑
︾
主
編
，
所
以
，
榮
休
之
後
，
她

並
沒
完
全
離
開
校
園
，
因
為
還
擔
任
學
生
宿
舍
舍

監
，
反
映
她
對
大
學
和
學
生
的
依
戀
。

當
年
回
港
辦
學
時
，
由
於
各
大
院
校
已
有
新
聞

系
，
作
為
本
地
龍
頭
的
港
大
要
脫
穎
而
出
，
需
要

有
其
特
色
，
再
配
合
港
大
的
英
語
教
學
和
國
際
性

定
位
，
這
個
新
聞
中
心
走
出
區
域
性
路
線
，
本
地

生
、
內
地
生
和
國
際
生
各
佔
三
分
之
一
。
如
今
，

許
多
畢
業
生
已
活
躍
於
國
際
級
媒
體
。

由
於
她
的
東
西
方
文
化
背
景
和
國
際
網
絡
，
港
大
新
聞
中

心
有
別
於
傳
統
的
新
聞
教
學
單
位
，
她
主
張
融
合
，
許
多
課

程
都
跟
各
院
系
合
辦
，
既
可
資
源
共
享
，
又
令
學
習
不
受
局

限
。
此
外
，
中
心
還
成
為
國
際
和
內
地
新
聞
人
交
流
的
橋
頭

堡
，
不
時
邀
請
國
際
和
內
地
新
聞
人
和
新
聞
學
者
駐
校
交

流
，
更
經
常
舉
辦
各
類
研
討
會
，
不
但
開
拓
了
學
生
的
視

野
，
也
帶
來
最
新
的
傳
媒
資
訊
。

陳
婉
瑩
有
句
口
頭
襌
：
一
朝
是
記
者
，
一
輩
子
是
記
者
。

不
但
是
她
激
勵
學
生
的
話
，
也
是
她
職
業
生
涯
的
寫
照
。
這

特
性
令
生
活
在
校
園
裡
的
她
保
持
着
對
社
會
重
大
事
件
的
密

切
關
注
和
及
時
發
聲
，
尤
其
是
跟
港
大
有
關
的
敏
感
事
件
。

她
任
內
經
歷
了
四
任
校
長
，
見
證
多
次
校
園
大
事
，
包
括
十

六
年
前
涉
鄭
耀
宗
校
長
的﹁
港
大
民
調
風
波﹂
和
兩
年
多
前

馬
斐
森
校
長
的
任
命
爭
議
，
她
都
坦
率
地
表
達
其
不
同
於
校

方
的
觀
點
，
公
開
批
評
和
質
疑
校
長
的
表
現
和
能
力
，
曾
被

人
陰
謀
論
地
指
她
排
外
，
其
實
是
她
對
母
校
的
深
情
，
覺
得

港
大
值
得
更
佳
的
人
才
。

這
兩
位
校
長
都
出
席
了
歡
送
會
，
馬
斐
森
校
長
更
上
台
致

詞
，
這
在
某
程
度
上
也
體
現
了
港
大
自
由
的
良
好
風
氣
。

（
上
）

陳婉瑩榮休

新
學
期
，
新
開
始
。
今
個
新
學
期
可
謂
多

事
之
秋
，
由
暑
假
開
始
吹
來
之
捉
小
精
靈
之

風
，
令
家
長
們
、
教
育
界
聞
風
喪
膽
。
九
月

四
日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
街
頭
巷
尾
大
打
競

選
戰
，
而
且
戰
場
由
陸
上
打
到
空
中
，
戰
況

激
烈
。
有
個
別
有
心
之
人
更
利
用﹁
港
獨﹂
發

酵
，
以
多
個
偽
名
出
場
，﹁
自
決﹂
、﹁
永

續﹂
、﹁
本
土﹂
等
，
只
是
換
湯
不
換
藥
的

﹁
獨﹂
物
，
可
惡
卻
是﹁
獨﹂
風
蔓
延
至
學
界
。

教
育
局
吳
克
儉
局
長
清
楚
指
出
，﹁
港
獨﹂
之
根

不
應
種
在
校
園
。
多
名
教
育
界
前
輩
，
如
中
文
大

學
沈
祖
堯
校
長
也
表
明
，
基
本
法
訂
明
香
港
是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不
可
分
離
部
分
，
尊
重
法
治
是
香

港
重
要
基
石
，
師
長
更
應
有
責
任
以
合
情
、
合

理
、
合
法
的
方
式
與
學
生
論
述﹁
港
獨﹂
之
害
。

藉﹁
言
論
自
由﹂
為
掩
眼
法
，
播﹁
獨﹂
為

實
，
還
在
學
校
成
立
關
注
組
，
目
的
是
要
把
政
治

帶
入
校
園
，
居
心
何
在
？
作
為
教
育
工
作
者
，
對

於﹁
日
新
月
異﹂
之
歪
理
，
有
時
候
真
的
防
不
勝

防
，
唯
有
靠
大
家
互
相
提
點
，
拒
絕
沉
默
，
表
態

支
持
正
義
，
香
港
才
有
救
。

外
界
人
多
誤
解
了﹁
中
立﹂
一
詞
，
所
謂
幫
理

不
幫
親
，
就
是
從
事
實
中
辨
是
非
，﹁
中
立﹂
不

是
代
表
沒
有
立
場
。
在
︽
禮
記
．
中
庸
︾
的﹁
君

子
和
而
不
流
，
中
立
而
不
倚﹂
，
意
指
不
會
隨
波

逐
流
，
站
在
正
道
上
不
會
偏
離
，
這
才
是﹁
中
庸

之
道﹂
。

立
法
會
教
育
界
別
蔡
若
蓮
校
長
，
親
切
和
藹
，
雖
然
落

敗
，
她
卻
成
功
喚
起
教
育
同
工
對﹁
一
會
專
政﹂
的
重
新
看

法
，
令
業
界
重
新
思
考
，
看
到
她
在
論
壇
敢
言
，
為
很
多

﹁
怕
事﹂
同
工
發
聲
，
可
說
是
教
育
界﹁
花
木
蘭﹂
！

拒把政治帶入校園

中
國
奧
運
精
英
選
手
訪
港
期
間
，
朋
友
說
：﹁
郎

平
真
是
有
點
石
成
金
的
本
領
，
讓
女
排
在
她
領
軍

下
，
又
奪
回
失
去
了
十
二
年
的
金
牌
。﹂
說
郎
平
點

石
成
金
，
不
知
對
不
對
，
因
為
女
排
隊
員
本
來
就
不

是
石
頭
那
麼
無
用
，
已
經
是
接
近
黃
金
的
隊
伍
了
。

宋
人
論
孟
浩
然
的
詩
，
曾
說
過
：﹁
詩
句
以
一
字
為

工
，
自
然
穎
異
不
凡
，
如
靈
丹
一
粒
，
點
石
成
金
也
。﹂

郭
沫
若
也
說
過
，
詩
是
可
以
點
石
成
金
的
，
只
要
改
一
個

字
，
詩
就
可
以
靈
活
起
來
。

人
類
從
以
物
易
物
開
始
，
到
用
想
像
的
錢
幣
來
購
物
，

到
近
代
的
炒
賣
黃
金
，
表
示
什
麼
幣
值
都
不
如
手
上
的
黃

金
更
值
錢
。
希
臘
神
話
裡
，
有
個
故
事
說
一
個
國
王
曾
要

求
酒
神
賜
給
他
一
種
能
力
，
就
是
他
只
要
隨
手
一
點
，
點

到
的
物
品
便
可
以
變
成
黃
金
。
酒
神
答
應
了
，
國
王
當
然

大
喜
，
尤
其
是
他
第
一
件
觸
到
的
物
品
，
是
手
上
的
權

杖
，
變
成
了
黃
金
權
杖
。
跟
着
他
撿
起
地
上
的
石
頭
，
石

頭
馬
上
變
為
黃
金
。
於
是
他
去
觸
摸
他
住
的
宮
殿
，
頓
時

讓
宮
殿
變
得
金
光
閃
閃
金
碧
輝
煌
。
國
王
的
狂
喜
真
是
不

能
用
語
言
來
形
容
，
但
狂
喜
過
後
通
常
都
會
變
成
大
悲
，

因
為
當
國
王
開
始
用
餐
時
，
他
的
餐
具
自
然
都
變
成
黃
金
，
但
麵
包

也
變
成
黃
金
，
怎
麼
吃
？
喝
的
水
也
變
成
黃
金
，
怎
麼
喝
？
黃
金
夢

於
是
成
為
了
噩
夢
。

其
實
，
金
，
是
化
學
元
素
的
一
種
，
原
子
序
是
七
十
九
，
不
是
化

合
物
，
現
代
的
化
學
常
識
告
訴
我
們
，
元
素
是
不
能
合
成
的
，
所

以
，
儘
管
古
今
中
外
都
有
不
少
人
試
圖
去
找
尋
鍊
金
的
技
術
，
但
從

未
成
功
過
。
如
今
想
點
石
成
金
卻
是
有
可
能
的
，
那
就
是
利
用
核
融

合
的
方
法
，
可
以
把
一
些
化
學
元
素
轉
變
為
黃
金
，
但
那
是
要
多
麼

龐
大
的
儀
器
和
多
麼
龐
大
的
金
錢
才
能
達
成
？
花
的
成
本
比
金
本
身

更
昂
貴
，
有
鍊
金
師
會
做
這
樣
的
傻
事
嗎
？

點
石
成
金
就
如
古
代
帝
王
追
求
長
生
的
鍊
丹
術
一
樣
，
只
能
存
在

於
神
話
之
中
。

點石成金

乍看這題目，很多讀者朋友立馬會心生質疑：
有沒有搞錯耶，哪裡有什麼古董月餅啊？的確，
古董是古人留給今人的文化遺產、珍奇物件，通
常是歷經千百年歲月洗禮的工藝品，或日用品之
類。因此，若非白紙黑字，連我自己也不相信，
人世間居然冒出古董月餅來。
「八月十五月正圓，中秋月餅香又甜。」一年
一度的中秋節即將到來，沉寂多時的月餅，如草
木逢春，猛然復甦，爭相上市。8月底開始，大街
小巷、商場超市，五花八門、各具特色的月餅，
琳琅滿目，觸手可及。本人有心買兩盒月餅，帶
往江西廬山，孝敬岳父岳母。正準備「出手」
時，去年一則舊聞從腦際蹦了出來：杭州富陽的
方先生十年前搬家時，匆忙中把一盒月餅遺漏在
自家車庫的櫃子裡。這天無意間被翻出來，仔細
一看，生產日期為2005年 9月3日，保質期30
天。可是，3,650天過去了，這盒古董月餅，外皮
金黃飽滿，花紋精緻清晰。方先生隨手拿起其中
的一塊，切開後發現月餅的餡料頗為「新
鮮」……
想起此事，心有疑慮。於是，為了保險起見，
用心打探，留心觀察。功夫不負有心人，果然發
現新情況。《海峽都市報》刊文披露，福州市民
賈先生近日致電「海都熱線」反映，自己在整理
家務時，發現一盒2011年8月6日生產的「古董
月餅」，至今整整5年，可肉眼看去，並未發霉
變質。耳聽為虛，眼見為實。當記者親臨審視
時，但見那盒月餅與街頭售賣的沒有明顯區別。
記者隨後聯繫上了該月餅廠家—福建日春實業
有限公司，相關負責人表示，月餅是他們委託正

規廠家生產的，保質期為3個月……。可想而
知，擱置5年，完好如初，這樣的古董月餅，無
疑是加入過量防腐劑的「功效」。
月餅，是久負盛名的漢族傳統節日特色食品，
有「月圓餅圓，闔家團圓」等寓意。早在殷、周
時期，江、浙一帶就有一種皮薄心厚、紀念太師
聞仲的「太師餅」，算得上是中國月餅的「始
祖」。而中秋吃月餅成為習俗，則始於唐朝，到
了北宋，從宮內流傳至民間。南宋吳自牧的《夢
粱錄》，已有「月餅」一詞。蘇東坡曾在一首詠
月餅的詩中寫道：「小餅如嚼月，中有酥和
飴。」可見，在宋代，香甜可口的月餅，已深受
人們喜愛。時至今日，月餅風味各異，品種繁
多，廣式、京式、蘇式、潮式、滇式等，備受嶺
南塞北城鄉居民的青睞。
盡人皆知，中秋是中國四大傳統節日之一。如
同事出有因一樣，每個傳統節日都有悠久的文化
淵源、生動的美妙傳說。同時，由此衍生了特定
的、具有代表性的食品。比如，端午吃粽子；中
秋吃月餅；春節吃餃子。東南西北，年年如此；
古往今來，代代如斯。本人年過六旬，此生第一
次吃月餅，是哪一年的事，已經記不清楚了。依
稀有點印象的是，用一張紅紙隨意包裹一下的月
餅，與我家盛湯的大碗口徑不相上下，直徑約十
幾二十厘米，厚度二三厘米，淺黃色表皮，有一
些斑駁。裡面不但有豆沙，而且有肥肉、冬瓜
條、花生仁等。吃起來，香甜可口，油而不膩。
雖然父親把最大塊的給我了，但仍有一種吃了還
想吃的慾望。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多數人家，尤其是農

家，大都經濟拮据，甚或家境貧寒，儘管月餅好
吃，因為囊中羞澀，只能掏破口袋，象徵性買
塊。那時沒有「計劃生育」之說，幾乎家家戶
戶，都是兒孫滿堂。再大的月餅，輕輕切開之
後，一人只能分一塊，三口兩口就吃得一乾二淨
了，哪裡還有得剩，壓根不存在變質的問題。現
如今，一方面物質生活水準提高了，另一方面，
人們的飲食安全與保健意識增強了，甜品再好吃
也不敢貪嘴。加之家庭人口少，不要說幾盒，即
便是一盒月餅，一天兩天也吃不完，只好藏進冰
箱，以防變質。
正當我為買幾盒月餅、買哪種月餅舉棋不定、
猶豫不決時，從《環球人物》2016年第21期上讀
到這樣一條新聞：1993年被美國《紐約時報》評
選為「世界十大美食餐廳之一」的鼎泰豐餐廳，
不僅在台灣已成為中華傳統美食的代表，而且在
中國大陸、日本、美國、新加坡等地已開設了127
家分店。其產品所以「譽滿天下」，與始終堅
持、嚴謹控制出品標準密不可分。以小籠包為
例，製作過程堪比做「瑞士錶」—標準與程式
十分嚴格：每個小籠包重21克。其中，皮5克，
餡16克；18個褶，多一個少一個都不合格；入籠
蒸4分鐘後方可上桌。不僅如此，就連原材料的
選購，以及新鮮度等，都有嚴格的考量標準，力
求真正做到「精準」。
內地有沒有像鼎泰豐這樣自覺用嚴苛標準製作

月餅的廠家，不得而知。我只知道，有企業曾經
創下以次充好的「轟動先例」：2000年中秋節過
後，南京著名食品企業—冠生園，把當年沒有
賣完、價值幾百萬元的月餅，陸續從各地收回，
經過幾道工序後，入庫冷藏。次年7月2日，離中
秋節還有整整三個月，冠生園便開工生產新月餅
了。於是乎，這些保存了近一年、不少已經發霉
變質，甚至變色發綠的餡料，重新被派上了「用
場」。在回爐簡單處理一陣之後，再次進入生產

線……最終，這個在食品行業享譽70餘年的知名
老字號大廠家，成為南京第一個申請破產的合資
企業。
時過境遷。憶往昔，「民以食為天」，看今
朝，「食以安為先」。由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修訂通過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已於2015年10月1日
起施行。有法必依，執法必嚴。法律面前，還有
沒有像當年冠生園那樣只要經濟效益，不要誠實
守信的月餅生產廠家不好說，但是，消費者多長
一個心眼，應該還是不無必要的。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再過數日，就要舉
杯邀明月，斟酒慶中秋了。期盼一年的人們，不
論家大家小、年老年少，月餅或多或少總是要吃
的。否則，非但少了點「口福」，而且缺了點
「氛圍」。可是，指望所有廠家都誠信經營、規
範生產也好，希望有關部門嚴格把關、認真查驗
也罷，大概都是一廂情願的事。最靠得住的辦法
是—只買對的，不買貴的。街頭現做現烤的月
餅，雖然包裝簡陋，其貌不揚，倒是貨真價實，
品質相對可靠。至少發現問題，便於討個說法，
不至於買回「古董月餅」來。

又見「古董月餅」

可
不
知
是
不
是
因
為
生
意
難

做
，
人
心
日
趨
蠱
惑
了
，
很
多
朋

友
說
起
近
年
涉
足
過
的
食
肆
，
撇

開
菜
式
好
劣
不
說
，
不
管
服
務
員

出
於
有
意
還
是
無
意
，
服
務
態
度

總
是
遠
遠
不
如
舊
日
。

有
說
食
客
要
不
是
打
醒
精
神
，
很
多

時
就
做
定
羊
牯
。
好
比
無
論
顧
客
要
不

要
的
所
謂
前
菜
，
貴
得
不
合
理
尤
其

次
，
賬
單
一
時
不
察
，
這
前
菜
沒
來
過

也
會
列
在
賬
單
之
內
；
午
間
二
人
套
餐

照
例
送
來
的
長
條
大
麵
包
，
二
人
四
人

同
一
分
量
，
好
像
派
定
四
個
人
只
能
有

兩
個
胃
。

也
知
道
有
時
不
是
侍
應
疏
忽
，
當
你

看
到
紆
尊
降
貴
親
自
招
呼
客
人
的
，
是

一
身
光
鮮
西
服
疑
代
經
理
的
中
年
老

闆
，
便
知
道
店
子
未
必
因
為
經
理
職
位

難
請
，
只
不
過
老
闆
為
了
縮
減
高
薪
人

手
才
親
自
出
馬
，
這
類
老
闆
過
去
罕

見
，
今
時
今
日
漸
多
出
現
，
然
而
令
人

感
喟
的
是
，
凡
是
出
現
在﹁
高
尚﹂
餐

廳
這
類
老
闆
，
總
是
對
成
本
看
得
特
別

着
緊
，
總
怕
給
客
人
多
佔
一
分
便
宜
，
客
人
不
在

意
時
多
賺
一
分
錢
便
多
賺
一
分
。
這
類
老
闆
的
神

態
表
情
大
多
同
出
一
轍
，
殷
勤
有
餘
，
誠
意
不

足
，
儘
管
大
門
口
寫
盡
種
種
優
惠
招
客
，
進
門
食

客
要
是
不
夠
眉
精
眼
企
，
發
覺
賬
單
數
目
有
異
，

多
問
一
句
：﹁
不
是
聲
明
持
有×

×

卡
付
賬
八
折

嗎
？﹂
看
送
來
賬
盤
的
侍
應
臉
色
尷
尬
地
望
了
一

眼
在
他
身
邊
的
疑
似
老
闆
，
便
知
事
前
已
暗
中
受

過
指
點
。
經
常
外
出
解
決
膳
食
的
朋
友
，
都
說
吃

那
麼
一
頓
飯
，
也
得
無
可
奈
何
計
算
這
個
那
個
，

真
是
很
不
痛
快
。

此
外
，
很
多
人
都
碰
上
過
的
，
就
是
有
時
候
為

了
某
個
約
會
趕
時
間
，
匆
匆
走
進
食
客
不
多
的
餐

室
，
點
了
個
簡
單
的
快
餐
，
照
平
日
估
計
十
分
鐘

可
以
弄
好
的
星
洲
炒
米
，
居
然
苦
等
四
十
分
鐘
還

不
見
送
來
，
原
來
店
子
為
填
滿
那
些
空
桌
子
，
營

造
旺
場
氣
氛
才
故
意
拖
慢
工
夫
，
總
之
你
急
他
不

急
；
可
是
一
旦
滿
座
，
你
最
後
一
塊
魚
柳
還
未
落

箸
，
夥
計
已
過
來
抽
走
你
手
中
的
筷
子
。
無
家
可

歸
、
家
中
無
廚
無
話
可
說
，
有
家
可
歸
還
愛
外
出

吃
多
油
多
鹽
多
糖
，
還
有
可
能
吃
出
一
肚
子
氣
的

早
午
晚
餐
，
你
說
是
不
是
犯
賤
得
可
憐
？

食肆怪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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